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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婉如水的江南
从不缺少坚若磐石的力量

在国人心中，“江南” 似乎总是与烟柳画桥、杏
花春雨联系在一起。 她可以是姑苏城内绣娘针下的
花与蝶，可以是西子湖畔白娘子手中的油纸伞……

但“江南”，仅仅是温柔、婉约、诗意的代名词吗？

江南文化，主要源自吴越文化。 吴越争霸的故
事在中国家喻户晓 ，直至六朝前期 ，江南典型民风
仍是尚勇。 晋室南渡之后，随着“士族精神”和“书生
气质”的注入 ，江南优雅转身 ，在中国文化中以 “诗
性”独树一帜。 即便如此，看似温雅的江南却同样集
忠诚、刚烈于一体。 无论是历史上孕育了先祖大禹
的水乡绍兴，还是抗战时激荡着英雄气概的孤岛上
海，无不传递着江南的坚毅与刚强。

“人人尽说江南好 ， 游人只合
江南老。” 有宋以来， “江南” 二字
早已超越了地理区域的概念 ， 而更
像是一个形容词 ， 象征着温润 、 富
庶、 精致等诸多美好。

然而 ， 正如每一个伟大的文明
都会经历一个 “蛮荒的童年时代 ”，

江南在形成它特有的诗性文化之前，

也曾有过一段匹夫之勇的岁月。

春秋战国时期 ， 吴越两国相继
称霸 ， 江南渐成崛起之势 。 吴越争
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， 时
人善于铸造青铜器 ， 其中又以剑 、

矛 、 戈等兵器为主 ， 这似乎也从一
个侧面印证了吴越人 “好勇 ” “轻
死 ” 的时代特点 。 有着 “金陵帝王
都 ” 之誉的南京 ， 在当时不过是吴
王夫差为战争而建的兵工厂 ， 这也
是 “冶城 ” 之名的由来 。 遥想当年
“炉火照天地， 红星乱紫烟” 的冶炼
场景 ， 似乎很难与今朝栖霞落日的
良辰美景联系在一起。

吴人轻死易发 、 好相攻击的性
格 ， 在 《吴氏春秋 》 中体现得淋漓
尽致。

书中记载 ， 吴王阖闾继位后欲
除宿敌庆忌 ， 素有万人之勇的要离
毛遂自荐 ， 为博生性多疑的庆忌信
任 ， “愿王戮臣妻子 ， 断臣右手 ”。

事成之后 ， 又感叹 “杀吾妻子 ， 以
事吾君 ， 非仁也 ； 为新君而杀故君
之子 ， 非义也……吾何面目以视天
下之士 ？” 终究拒绝了吴王的封赏 ，

自断手足 ， 伏剑而死 。 要离的忠义
果敢不言而喻 ， 庆忌遇袭后竟也为
刺客的勇气与勇猛折服， 不忍杀害。

吴人的侠肝义胆， 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三百年后 ， 忠勇强悍的江东子
弟又举起反抗暴秦的义旗 ， 为项羽
的西楚霸业立下赫赫战功。

勇冠万夫的项羽 ， 乃泗水郡下
相县 （今江苏省宿迁市 ） 人士 ， 巨
鹿之战中仅凭数万兵力 ， 就可与四
十万秦军抗衡 。 当各路诸侯犹自踌
躇之际， 项羽率江东子弟破釜沉舟，

全歼王离之兵 ， 经此一役 ， 秦朝名
存实亡。 在此后数年的楚汉之争中，

西楚霸王虽终为刘邦所败 ， 但江南
一地的劲勇依然给后者留下深刻印
象 。 “江东子弟多才俊 ， 卷土重来
未可知”。 或许正是出于对江南民风
强悍的忌惮 ， 刘邦统一天下后 ， 才
特地派遣以雄壮闻名的刘濞前去管
理吴地。

时光流转 ， 即便到了已然十分
开化的宋代 ， 我们依然可以在江南
这片土地上看到刁悍民风的印记 。

那么 ， 这样一块经历了长时期的贫
瘠与野蛮的社会土壤 ， 如何演变为
日后康熙帝笔下的 “东南财赋地 ，

江左人文薮 ” ？ 又究竟是在什么时
候， 江南摆脱了它 “卑微” 的出身，

成为可以与北方文化相提并论 ， 直
至后来居上的文化富矿呢？

刘士林在 《江南诗性文化 》 一
书中指出 ， 在江南的历史上 ， 有相
当长一段时期是没有 “江南精神 ”

的 ， 只有当它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
的精神觉醒之后 ， 后世所津津乐道
的江南文化精神才获得孕育的条件
和土壤———那便是学者们长期探寻
的 “江南轴心期”。 在转型的种种准
备与积累中 ， 江南最根本的是从
“好勇” 到 “尚文” 的转换， 被历史

学家屡屡提到的 “北宋说”， 只能看
作是江南轴心期的成果 ， 而不是开
端和过程本身 。 在吴越到北宋这段
漫长的历史时期里 ， 最符合 “轴心
期 ” 精神条件的 ， 无疑是魏晋南北
朝时代。

如同人类在轴心期所经历的巨
大现实变革一样 ， 东汉末年的 “天
下大乱” 被视作江南轴心期的基始。

诸侯割据争霸带来的残酷战争彻底
打乱了人们早已习惯的生活节奏 ，

物产丰富的江南成为人们竞相逃亡
的乐土。 待到永嘉之乱， “永嘉世，

九州空 ， 余吴土 ， 盛且丰 ” 的谚语
在民间广为流传 ， 北方士族带领宗
族 、 宾客 、 部曲 ， 汇合流民 ， 聚众
南下 ， 将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水平
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“永嘉南渡 ” 对于江南的意义
是毋庸赘言的 ， 但由此带来的南人
与北人从口音到文化的激烈冲突也
是剧烈而痛苦的。

一系列的文化震荡 ， 迫使在这
方水土上生存的人们寻找一种可以
回应现实挑战的新智慧 ， 这种智慧
在刘士林看来 ， 便是 “人的觉醒 ”

与 “文的自觉 ” ———其核心 ， 是在
两汉文化中极其稀有的 、 独属于江
南的文化审美。

于是 ， 一种不同于北方道德愉
悦 ， 一种真正属于江南文化的诗性
精神， 开始在历史风云中渐露容颜。

它不仅奠定了南朝文化的精神根基，

也奠定了整个江南文化的审美基调。

自此 ， 一个集优雅 、 精致 、 温润 、

富庶于一身的江南 ， 开始登上华夏
大地的舞台。

千百年后 ， 当我们再次谈起江
南的时候 ， 曾经的骁勇善战仿佛只
留存于吴越争霸的那个年代 。 今天
的江南 ， 似乎只能与烟柳画桥 、 杏
花春雨联系在一起 。 她可以是文人
笔下的曲水流觞 ， 可以是游子眼里
的三秋桂子 ， 可以是情人曲中的帘
外芭蕉……唯独与风骨无关 。 历朝
历代留下的清词丽句 ， 把江南的诗
性文化和诗意审美描绘到了极致 ，

但江南 ， 仅仅是温柔 、 婉约 、 诗意
的代名词吗？

江南的 “城”， 大多给人以温婉
的印象 。 星罗密布的水网 ， 让这里
的建筑少了些许生硬 ， 平添几分柔
和 。 如果说杭州西湖和苏州园林构
成了人们心中典型的江南印象 ， 那
么古城绍兴和魔都上海或许是对江
南城市文化中刚性一面最好的诠释。

江南是水做的 ， 但绍兴 ， 却是
一个石头构筑的城市 。 城内 ， 石砖
砌成的古墙 、 石板铺就的老路 、 石
墩架起的纤道 ， 还有河网上千姿百
态的石桥 ， 无不讲述着这个城市同
石头的不解之缘 。 岁月的流水和风
沙不曾磨平它们身上粗犷有力的线
条———那是钢凿刻画留下的印记 ，

让人感受到厚重的 、 有别于江南柔
风细雨的力量 。 城外 ， 波平如镜的
东湖在峻岭绝壁下铺展 ， 千仞危崖
如刀劈斧削 ， 自天边压来 。 乘船于
湖心仰望 ， 此情此景 ， 惊心动魄 。

还有那柯岩的云骨 ， 自平地而起 ，

直插云霄 ， 耸立如锥 ， 袅袅婷婷 ，

如喷薄而出的云岫凝固成岩石 ， 兀
立于天地之间。

是何等伟大的力量 ， 造就了这

山 ， 这湖 ， 这石 ？ 不是自然造化 ，

更非神力所为 ， 而是石工的斧凿 ，

劈出了东湖畔那一道陡直险峻的危
崖 ， 挖出了绝壁下这一泓深不可测
的湖水 。 他们移走了整座山峰 ， 只
留下一根教人遐想联翩的石柱 ， 像
是一座雕塑 ， 讲述着在温婉如水的
江南， 也曾有一个坚韧顽强的群体，

创造出一番惊天动地的采石功绩 。

当斧凿清脆的叮当之声和石工高亢
的吆喝之音交织在一起 ， 从地底下
盘旋而上 ， 直冲云霄 ， 这震撼天地
的声音 ， 仿佛积蓄了无穷的力量 ，

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。

石 ， 不仅构筑了绍兴独特的景
致， 也孕育了这座城市别样的气质。

在被吴侬软语浸润的江南 ， 曲艺也
如此间的女子 ， 多愁善感 ， 缠绵悱
恻 ， 唯独 “绍兴大板 ” 例外 。 那粗
犷豪放的唱腔 ， 让人不禁联想起石
工们的采石号子 ， 激昂 ， 高亢 ， 似
是积蓄了千百年的痛苦和忧愤 ， 埋
藏了无数个春秋的憧憬和向往。

江南的刚强和英雄之气 ， 绍兴
并不是一个孤例 。 回顾近代历史 ，

激荡着英雄气概的上海不曾输给任
何一座北方城市 。 “八·一三 ” 抗
战 、 淞沪抗战……苏州河畔的四行
仓库 ， 至今仍留有八百壮士的血泪
印迹。

在许多文人的笔下 ， 上海似乎
就应该是一座充满了女性阴柔气质
的城市 ， 而这恰恰是对上海城市文
化莫大的误读 。 1930 年 ， 由沈千
祥 、 姜氏兄弟等人组织的 “泥城农
民武装 ” 在浦东地区第一次升起革
命的旗帜 ， 千余贫民和盐民自发成
立了当地第一支抗日武装———南汇
县保卫团第二中队 。 此后 ， 相继成
立的抗日武装不仅打响了浦东沿海
游击战第一枪 ， 甚至南渡浙东 ， 创
建了新四军 “三北” 抗日根据地。

与此同时 ， 身陷日军侵略的上
海同样激荡着慷慨激昂的救国声音。

在作家赵丽宏讲述上海的长诗 《沧
桑之城 》 中 ， 就书写了一位以身殉
国的时代勇士———1937 年 12 月 3

日 ， 攻占上海的日军在市区武装游
行 。 经过大世界时 ， 一位市民发出
“中国万岁” 的呐喊， 从楼顶一跃而
下 ， 以壮烈的牺牲抗议侵略者的暴
行 。 此等风骨 ， 又岂能同 “阴柔 ”

二字联系在一起？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， 有人英勇
杀敌 ， 有人笔耕不辍 ， 以自己的方
式护卫家国民族。 鲁迅选择了上海，

他将 “租界 ” 二字各取一半写成
《且介亭 》， 挥洒炙热的爱国情怀 。

任钧选择了上海 ， 他的抗战诗集
《战歌》 被谱写成曲， 激越高亢的旋

律 ， 热血沸腾的激情 ， 激励了多少
中国人团结一心 。 其实早在鲁迅定
居上海之前 ， 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
来到： 先有清末的康有为、 梁启超，

后有民国时期的孙中山 、 宋教仁 、

于右任 ， 再后来 ， 便是陈独秀 、 毛
泽东 、 周佛海等早期共产党人 。 这
座城市的大气与包容 ， 不论今朝往
昔 ， 从未改变 。 它或许就是江南文
化 “矛盾统一 ” 的最好注脚———崇
勇尚智又文秀典雅 ， 安礼乐仪又旷
达洒脱 ， 治平济世又明德修身 ， 阳
春白雪又市井浮生 ， 抱诚守真又海
纳百川。

在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中 ， 爱
乡爱国的传统普遍存在 ， 江南也不
例外 。 这不仅表现在上海抗战时期
的英雄气概 ， 也表现在明朝抗倭斗
争中 ， “戚家军 ” 百战百胜的辉煌
战绩。

明朝初年 ， 中国本土的海盗与
来自日本的浪人在东南沿海地区抢
掠商民 ， 其中更以江 、 浙 、 闽三地
为害最烈 。 沿海人民奋起抵抗 ， 无
奈明朝官军扰民有余 ， 抗倭无能 ，

致使沿海倭患日益严峻。 嘉靖年间，

戚继光奉命抗倭 ， 虽首战告捷 ， 但
深感明军战斗力堪忧 ， 一旦短兵相
接便怯懦不前 ， 于是萌生了自己组
建军队的想法。

彼时 ， 浙江义乌的居民刚刚在
知县的带领下结束了一场保卫银矿
的民间械斗 。 戚继光听闻当地民俗
慓悍 ， 于是亲赴义乌募兵 ， 以宋代
“岳家军” 为榜样严格训练， 终于练
就出一支英勇善战 、 名闻天下的劲
旅 。 1561 年 ， 倭寇纠集近两万人
马 ， 兵分三路进犯台州 。 戚继光麾
下的三千精锐展现出神话般的战斗
力 ： 不吃不睡 ， 奔袭百里 ， 遇敌即
战 ， 乘胜追击 ， 直到将倭寇彻底歼
灭 。 此后十余年间 ， 正是这义乌的
数千勇士追随戚继光南征北战 ， 击
溃敌军总数十五万余 ， 书写出世界
军事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。

戚继光一生戎马 ， 最浓墨重彩
的一笔 ， 无疑是他 12 年的抗倭生
涯。 “戚家军” 也称 “义乌兵”， 这
支常胜军的传奇离不开将领 ， 更离
不开义乌人的骁勇与顽强 。 江南 ，

是坚毅勇敢的先祖大禹的故乡 ， 是
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故乡 ， 是威
震四海的戚家军的故乡 ， 也是现代
女杰秋瑾和文豪鲁迅的故乡 。 这些
在中国历史上最有风骨的人物 ， 无
不裹挟着勃勃英气 ， 印证着江南的
刚正与刚强。

温婉如水的江南 ， 从不缺少坚
若磐石的力量———这才是我们所熟
知的江南应有的气质。

荨 吴越争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，时人善于铸造青铜器，其中

又以剑、矛、戈等兵器为主，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吴越人“好勇”“轻

死”的时代特点。 图为见证吴越争霸故事的苏州虎丘（图片来源：东方 IC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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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性精神：从“好勇”到“尚文”的优雅转型

刘士林在 《江南诗性文化》 一书中指出， “永嘉南渡” 对于江南的
意义是毋庸赘言的。 一系列的文化震荡， 迫使在这方水土上生存的人们
寻找一种可以回应现实挑战的新智慧。 自此， 一个集优雅 、 精致 、 温
润、 富庶于一身的江南， 开始登上华夏大地的舞台。

江南风骨：此间的城与此间的人

江南， 是坚毅勇敢的先祖大禹的故乡， 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故
乡 ， 是威震四海的戚家军的故乡 ， 也是现代女杰秋瑾和文豪鲁迅的故
乡。 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最有风骨的人物， 无不裹挟着勃勃英气， 印证着
江南的刚正与刚强。


